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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主逃亡又归来》是古元 1941 年创作的木刻作品，作品反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胜利，同时古元客观的将地主命运的戏剧性

表现在作品中。这件作品画面黑白对比强烈，刀法变化明显，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画面中前景人物与背景窑洞中间的空白显示出了画面的

空间感，在对人物的处理中基本使用了黑灰的变化，少有留白，人物的沧桑和长途跋涉之感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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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木刻版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出

现了大量优秀的木刻版画作品，从而也有许多优秀的板画艺术家，

古元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作品是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他在延安时期的作品植根于人民劳动生

活，刻画人物生动鲜明，真实且极富民族意味 [1]。古元木刻艺术创

作以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主要背景，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

了土地政策的变化，为团结各方，土地政策对地主的政策由“没

收一切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该政策对地主的态度变得温和，

使得曾因土地政策逃亡的地主又回来，古元以此为背景进行了一

系列的艺术创作，《地主逃亡又归来》就是在该背景下产生的艺

术作品。

一、《地主逃亡又归来》的故事性

古元在延安时期创作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木刻版画作品，

1941 年创作的《地主逃亡又归来》是在土地政策调整之后针对地

主所创作的作品，反映了土地政策的改变对地主产生的影响，这

个故事以地主逃亡之后因土地政策的改革重新回到家乡为主题，

描写了地主一家回到家乡的场景 [2]。古元以木刻的形式创作了这一

故事情节，古元没有着重刻画地主回乡的喜悦，而是将“还乡”

的不确定性描绘出来，地主逃亡又归来是地主家庭对土地政策改

革的试探，以及对土改的重新认识过程。画面中的地主和他的家

眷仿佛对于回乡有一种忐忑不安的神色，可以看到地主一家的队

伍既是浩大的，又仿佛有一些躲躲闪闪和扭捏之态，甚至带着一

些蹑手蹑脚，就连动物都显得不那么自然。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来

到家乡，坐在马上的地主本人及其婆姨满脸污垢，远没有地主老

爷的姿态，而走在旁边的儿子也筋疲力尽，儿媳抱着小孙子坐在

后面的驴上，也好像并没有比走在一旁的儿子轻松，她将头扭向

背后的窑洞，仿佛是在回忆些什么。前面牵着马的驼背仆人不知

是因为驼背还是一路走来的劳累，身体有些佝偻，从他的神态中

并没有看到太多对回乡的感觉，他只是在平静的向前走，甚至可

以看出他的步伐并不那么沉重，也许是看到了终点就在前方，也

许是即将要到达目的地终于又一种解脱的感觉。从画面中看到了

地主一家回乡的不容易 [3]。

就画面的故事性而言，该件作品旨在突出地主返乡的事实，

是对当时政策的映射，其图像叙事并不十分明确，多是隐含暗指。

对比《减租会》，其故事性则更为明确，画面中的图像叙事更为直接，

画面中地主位于桌子的左侧，可以看出有五个人都在同地主争辩，

似是在控诉什么，周边人物的目光皆注视着地主，而仅地主身后

一人手指向地主，在和旁边的人说话，画面被正中的桌子一份为

二，人物皆围绕桌子而立，整个画面十分具有动态感 [4]。通过两件

作品的对比可见，《逃亡地主又归来》的故事性体现在整体的氛

围刻画上，人物位置关系及作品主题凸显其故事性。较《减租会》

的动态感减弱，其故事性的体现上自然没那么直接。

图 1 逃亡地主又归来（左） 木刻版画 1942 年

图源：张作鸣、刘玉山《古元木刻选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年，第 19 页。

图 2 减租会（右） 木刻版画 1943 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

图源：世界艺术鉴赏库 [5]

《逃亡地主又归来》这件作品是在歌颂统一战线取得胜利，

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古元以地主一家出逃归来作为描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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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主的这一变化隐射出对地主的政策的改变，古元在作品中对

地主命运的戏剧性做了一个客观的描述。从而将当时现实的复杂

及矛盾表现在画面中，展现了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性，同时

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胜利，可以说这件作品很好的反映了当时延

安政策的变化。

二、《地主逃亡又归来》叙事结构

图像的叙事性依托于其画面的表现，在古元的这副作品中将

视觉聚焦到地主一家，从画面中人物的前后位置、形象及神态的

塑造体现出人物的关系，马、驴、狗等动物的姿态从侧面印证出

了地主一家从逃亡到归来的形象转变。画面描绘了地主一家在土

地政策变化之后再次返回家乡的场景，前面驼背的仆人牵着牲畜，

其后的地主夫妇坐在马上，地主的儿子走在一旁，儿媳抱着小孩

坐在驴上，望向背后的家乡，好像是对家乡的一种向往 [6]。

从作品中人物表情神态来看，在该作品中的地主虽然坐在马

背上，但和早期的形象已有了较大的区别，他显得迷茫，甚至有

些狼狈，可见在归来的过程并不顺利。整个画面并不十分轻快，

且人物的表情皆呈现出一种平静的力量，他们相信归家后的生活，

与古元其他强调人物件互动的作品不同，该作品中各人物间的互

动少，似乎只是在进行归家这一行为，然而从位置安排上又隐含

了这种互动，前面仆人与地主通过牵马的绳子联系在一起，二地

主和地主婆共乘一马，地主儿子与儿媳位于其身侧后方，儿媳坐

在毛驴之上，怀抱婴儿，身躯扭转，头侧向与地主儿子相反的一侧，

似是暗含了二者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 [7]。给人一种无声的力量。对

比古元于 1943 年创作的《减租会》，画面主要是对人物的刻画，

并无对背景的刻画，人物的表情也各不相同，但《减租会》中的

人物是动态的，是有“声音”的，人物的手势、动作及表情皆表

现出了画面并不处于静态之中，而是一个热闹的场景。

三、《地主逃亡又归来》的视觉语言

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既

继承了国外木刻艺术写实的创作手法，又发展了延安时期以人民

为题材的木刻艺术。在延安时期，古元创作了符合延安时期艺术

贴近生活特点的木刻作品，找到了适合中国人民审美趣味的木刻

艺术特色。
[8]

《地主逃亡又归来》主要采用阳刻的艺术手法，整个画面被

分为三段，前景为画面的主体人物，描绘了地主一家长途跋涉的

劳累，中间留出大量空白，突出空间感。背景为延安窑洞，古元

用了简单的线条刻画了延安窑洞的景象，有一种由近到远的空间

感。从作品的表现手法来看，古元学习了西方的木刻艺术，他借

鉴了珂勒惠支的表现手法，在背景山坡窑洞的处理上运用了零碎

细致的线条，主体人物及前景中的动物运用了大面积的黑灰调，

整个画面黑白关系对比强烈，背景大面积留白，突出主体的同时，

增加了空间感。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部有一道道的刻纹，似是突出了人

物长途跋涉的不易，前期黑古元时期人物创作有相似之处，以大

面积的黑色来塑造，整体显得更有力量，而中间的留白与其后延

安窑洞的塑造则仅用了黑色线条来刻画，大量的留白处理，则是

为突出前景的人物。就地主形象来看，这件作品的地主形象在画

面中并不突出，也并不是视觉中心，与其他人物一起置于前景之中，

共同构成前景人物。《逃亡地主又归来》表现了古元艺术创作的

转变过程，其木刻风格由黑古元开始向白古元转变，从学习西方

木刻艺术，到对传统民间艺术木刻技法的借鉴。因而该作品既有

庄重之感，整体画面却并不显得沉闷，而已有了明亮的感觉。

结语：

延安的木刻版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古元延

安时期的版画更是受到了多方因素的影响，他吸收了珂勒惠支的

木刻艺术手法，又融合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其延安时期的版画是

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地主逃亡又归来》是对统一展现

的表现，也是当时土地政策转变的表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完整，人物表情及位置关系都突出了地主返乡长途跋涉这一事实。

画面中间的留白突出了画面的空间感，画面后方的延安窑洞刻画

较少，突显出了窑洞的干净，亦是对家乡的象征，通过中间的留

白将人物与窑洞联系起来，暗示家乡就在前方，坚持向前就能到

达家乡。作品中人物互动并不直接表现，而是通过牵马的绳，共

乘及位置关系来表现，在无形中又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因而《地

主逃亡又归来》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艺术价值上，更是对延安

时期历史的一种图像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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